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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艺培

北京时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
议，将我国申报的“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这座新科世界遗产的故事，还要从将近
100年前说起。

上世纪三十年代，一架德国飞机掠过贺
兰山上空。飞行员卡斯特尔俯视苍茫大地时，
突然被山麓下一片奇景攫住目光——— 有数座
巨型土锥，在贺兰山嶙峋的阴影中沉默矗立。
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这些土冢一直静
默于风沙之中，身世成谜。这个谜是如何解开
的呢？

帝陵往事：
贺兰山下的历史谜团

即便对“风水”一无所知，也很
难忽视西夏陵的帝王气象——— 贺
兰山如天然王座，帝陵端坐其中，浑
然天成。

在中原文化中，“陵”字本义即
为山陵。由此，“山陵”一词渐成帝王
陵墓的尊称。及至唐代，更开创“因
山为陵”之风，将帝王长眠之地与巍
峨山岳融为一体。

从现实地理来看，西夏都城兴
庆府（今宁夏银川）周遭，唯贺兰山
兼具巍然气象与屏障之固。此山“在
城西六十里，峰峦苍翠，崖壁险削，
延亘五百余里，边防倚以为固”。党
项帝王择此山麓营建陵寝，正是对
中原王朝“因山为陵”传统的认同。

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这些土
冢一直静默于风沙之中，身世成谜。
明代《嘉靖宁夏新志》曾载：“贺兰之
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
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
然寥寥数语，如雾里观花，所指究竟
是否此处，终无定论。

更令人扼腕的是，西夏王朝在
覆灭之后，竟被元代史官刻意遗忘，
史料湮灭。那个曾由开国皇帝李元
昊授命重臣野利仁荣、仿汉字精髓
创制的六千西夏文字，如天书般难
解。西夏历史就此沉入浓雾深处，扑
朔迷离。

1972年，专业考古队将目光投
向这片沉寂的土冢。六载寒暑更迭，
转机降临——— 痴迷西夏文字的学
者李范文，在西夏陵碑亭的废墟间蹲守经年。
3270块支离破碎的碑石，在他手中被反复摩
挲、拼凑。

终于，一块关键碑额上的西夏文字被破
译：“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
历史的尘埃骤然落定：七号陵主人，正是西夏
第五代帝王仁宗李仁孝。

这不仅是西夏王陵九座帝陵中唯一确认
的归属，更似一把金钥匙，骤然插入了西夏文
明最辉煌时代的锁孔。

儒风西渐：
戈壁上的文化突围

随着天书般的西夏文越来越多被破译，
长眠于7号陵的主人李仁孝的毕生伟业也逐
渐展现。

李仁孝登基时年仅十六岁，面对境内党
项、汉、吐蕃、回鹘等多民族共存的局面，他敏
锐认识到儒家文化对整合社会、巩固统治的
作用。

为推行儒学，李仁孝于绍兴十五年(1145
年)七月创立太学，并亲自主持释奠大礼。次
年三月，他更做出空前之举——— 追尊孔子“文
宣帝”，其尊崇程度超越同时期宋朝“文宣王”
封号。

西夏原设国学（三百弟子），李仁孝所立
太学（三千弟子）大大拓展了规模；公元1147年
秋八月开策举人、设童子科；次年三月建内学
亲选儒士。由此形成完备的“国学—太学—内
学”三级教育体系。

清人吴广成评价：“仁孝生长西蕃，先立
学校以教于国；复设小学以化于宫；又慕大汉

休风，特起太学，亲临释奠，虽古贤主何以
加！”
公元1151年（天盛三年），李仁孝任命精通

蕃汉之学的大学者斡道冲为“蕃、汉教授”，主
持全国教学。
斡道冲五岁中童子举，精通“五经”，曾译

《论语注》、著西夏文《周易卜筮断》，此举彰显
了皇帝以本土精英推动儒学的决心。然而儒
风西渐并非一路坦途。当时西夏的权臣任得
敬对儒化国策深恶痛绝。他曾在朝堂之上公
然抗辩：“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我国
地处戎夷之间，地瘠民贫，耕获甚少。如今设
立这么多学馆，供养这些书生，耗费巨大。这
都是中原的方法，根本不适合我们西夏，还望

陛下全部罢黜！”
这位日后敢胁迫仁孝裂土分

疆、妄图割据一方的枭雄，其跋扈可
见一斑。令人深思的是，面对江山社
稷将被分割的屈辱，李仁孝尚可隐
忍；但当任得敬直指儒学命脉，意欲
斩断西夏精神根基时，这位平素温
和的帝王却断然回绝——— 文化兴
国之路，绝无退让！

至此，儒学的根须终于穿透戈
壁的砾石，深深扎入西夏的土壤。中
原的经义智慧与党项人的刚毅魂
魄熔铸一体，锻造出独特的治国之
道，为王朝铺就了文化认同的基石。

佛光西渡：
经卷里的共生图景

李仁孝尊崇“儒释并举”之道，
在推动儒学的同时，对佛教的扶持
也不遗余力。

西夏崇佛之风源远流长，自太
宗李德明时已见端倪，而其发展轨
迹，亦深深烙印着中原文化的印记。

回溯立国之初，景宗李元昊便
曾遣使北宋，求赐《大藏经》，并专修
佛塔、寺宇以供奉。在随后绵延的宋
夏朝贡贸易中，佛经始终是西夏求
赐清单上的重要物品，其向佛之心，
可见一斑。

历经数代君主的积淀，至李仁
孝，西夏佛教终臻繁盛之境。今日出
土的佛典，如同打开了一扇窥见往
昔的窗口：华严宗《大方广佛华严
经》、净土宗《无量寿经》、天台宗《妙
法莲华经》、禅宗《六祖坛经》、密宗

《佛说圣耀母陀罗尼经》……各宗派
经典在西夏境内竞相绽放。
而乾祐十五年（1184年）——— 恰逢李仁孝

本命年的一场宏大法事，则成为西夏佛教鼎
盛气象的绝佳缩影：皇帝敕命刻印蕃汉双语

《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五万一千余卷；绘制
彩绘功德图五万一千余帧；制作佛串五万一
千余串。

这些佛教法物如潮水般布施于臣僚、僧
侣、官吏乃至寻常百姓之家。单是佛经刊印便
达五万卷之巨，其刻经事业之繁荣、佛教信仰
之深入民间，由此可窥全豹。
至仁孝朝终章，一部浩瀚的《西夏文大藏

经》已然成型——— 三千五百七十九卷佛典，字
字凝结着智慧与虔诚。

回望来路，有了仁孝皇帝的虔诚护持与
鼎力推动，再有无数回鹘、汉族高僧皓首穷
经、伏案译校的身影……正是这跨越民族与
地域的接力，才让煌煌经卷穿透贺兰风沙，在
西夏的土地上落地生根。

暮色浸染贺兰山，九座黄土巨冢的轮廓
渐渐消隐。正是这片沉默的陵阙，守护着一位
少年帝王最炽热的文明理想——— 以儒风佛韵
铸造的西夏文化。

今日指尖抚过残碑上的西夏文与汉文刻
痕，耳畔似有驼铃穿越时空：那是僧侣携经卷
西来的蹄音，是中原工匠凿刻斗拱的斧声，是
贺兰山下各族儿女共诵《论语》的晨读。
王陵的每一粒沙尘，都在诉说一个道理：

文明不灭的密钥，绝非孤守，而是百川赴海般
的交融与新生。

风沙漫卷，唯见陵前草木岁岁枯荣，正如
中华文明血脉深处，那从未断绝的共生之力。

据“道中华”公众号

□李伟元

贺兰山下古冢稠
云是昔时王与侯

在贺兰山东麓的山前洪积扇
地带，9座帝陵有序排列，东望滚
滚黄河，西北依莽莽山峦。尽管在
西夏灭亡时遭到严重破坏，又经
历了八百余年沧桑，仍然可见其
恢宏的气势。

西夏立国190年以来，共经历
了10任帝王统治，加上被追封为
太祖、太宗的李继迁和李德明，帝
陵应葬有12位帝王。为何仅有9座
帝陵？由于王朝末年风雨飘摇、战
乱频仍，西夏的最后三位皇帝来
不及建造帝陵，便遭遇灭国之灾。
实际上，西夏陵的帝陵数量和《宋
史·夏国传》的记载是吻合的，即
太祖李继迁裕陵、太宗李德明嘉
陵、景宗李元昊泰陵、毅宗李谅祚
安陵、惠宗李秉常献陵、崇宗李乾
顺显陵、仁宗李仁孝寿陵、桓宗李
纯佑庄陵、襄宗李安全康陵，但

《宋史》并未记载各帝陵的具体位
置。据说在明代时，当地人已经不
知西夏陵所葬者为何人，在口耳
相传中，残存的帝陵都是景宗李
元昊的“疑冢”。

自20世纪70年代起，学界对
西夏陵开展调查和考古发掘，根
据中国古代传统葬仪的左昭右穆
制度，对帝陵按排列顺序予以编
号，其中一号、二号、三号、五号、
七号和九号陵位于平原上，四号、
六号和八号陵依山而建。目前，仅

有七号陵的墓主身份得以确认，
根据出土残碑的西夏文碑额“大
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
铭”，确定其为西夏第五代皇帝、
仁宗李仁孝，印证了这一排列法。
由此推断，占地规模最为宏大、建
筑最精美的三号陵墓主应为西夏
开国皇帝景宗李元昊。

从西夏陵的选址，亦可一窥
传统风水堪舆之学对西夏的深厚
影响。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
在风水学中被称为“前有饮马塘，
后有跑马岗”，地面主要为排水良
好的砾石、粗砂，地质结构紧密，
经历多场地震，陵墓仍然安然无
恙。西夏陵中的32处防洪遗迹，更
是重要的古代防灾实物资料。尽
管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每年夏季
仍然有集中降雨的情况，西夏陵
所在位置更是容易遭遇一过性的
洪水冲刷，因此在建陵伊始，便设
计了专门的防洪措施。在地势较
高的区域，砌有阻挡山洪的防洪
墙，地面则根据地形走势，向下开
挖疏导雨水的排洪沟，共同保卫
着西夏陵的安全。

西夏陵中的每座帝陵均由三
面或四面围合而成的陵城和月城
相连组成，平面布局类似倒“凸”
字，外围建有夯土城墙，内部建有
角台、阙台、碑亭、献殿、陵塔等地
上建筑，陵城地下建有墓道、墓
室，各陵园结构大体相同。明代胡
汝砺著《弘治宁夏新志》载：“贺兰
山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嘉裕诸
陵是也。其制仿巩县宋陵而
作……人有掘之者，已无一物
矣。”“数冢巍然”，所指的正是西

夏陵中最为醒目的夯土建筑“陵
塔”，用黄土混合砾石，层层夯筑
而成，其中最高的有20余米。由于
它们的外形略像古埃及的法老陵
墓“金字塔”，也有人将西夏陵塔
比喻为“东方金字塔”。或许有人
会望文生义，想当然地认为，这9
座夯土陵塔就是高大的坟墓，墓
室肯定藏在土堆的下面。实际上，
这些土堆是守卫墓葬的陵塔的残
余部位，与墓葬还有10米左右的
距离。陵塔均为实心结构，位于陵
城西北隅、墓室正后方，是西夏特
有的葬俗。在陵塔刚被建造出来
的时候，七层八角，红墙密檐，脊
兽镇顶，风铃叮咚，既有皇家的庄
严，更展现出西夏对佛教的尊崇。
如今，陵塔的外部装饰早已不复
存在，仅有内部的夯土坚固如昔，
致密的质地令野草都无法在上面
扎根。

西夏陵的271座陪葬墓没有帝
陵专有的角台、阙台等建筑，规模、
形状、使用的建筑材料也与帝陵有
着明显差距。墓主虽大多身份不
明，但可以确认的是，他们或为皇
亲国戚，或为达官显贵。目前仅有
一座陪葬墓发现了残存的碑文，能
够证实此墓主人为西夏梁国正献
王嵬名安惠。“嵬名”为皇族姓氏，
此人在崇宗李乾顺统治时期任太
师、尚书令、知枢密院事等要职，并
主持整修过西夏都城中兴府。

塞外龙吟久已杳
清歌犹忆妙音鸟

虽然在历史上经历过大规模

盗掘，西夏陵仍然出土了种类多
样的文物，包含石雕、金属制品、
纺织品、陶瓷、琉璃或陶制的建筑
构饰件等。这些珍贵的文物，体现
出西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深度吸
纳融合，也证实了西夏对东西方
丝绸之路贸易的维系作用。

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是
帝陵遗址出土的鸱吻。作为我国
古建筑屋脊上的重要构件，鸱吻
通常位于大殿正脊的两端，形如
龙头，张口吞脊，也写作“螭吻”。
鸱吻古称鸱尾，汉武帝时即有记
载，称“海中有鱼虯，尾似鸱，激浪
即降雨”。古人认为以海中鱼形为
饰，可以避火，后来宫廷鸱吻演变
为龙首鱼身造型。鸱吻不仅是吉
祥的装饰，还能起到固定和支撑
作用，通常安装在正脊两端与向
屋檐四角延伸的垂脊的相交之
处。西夏帝陵出土的鸱吻中，最
大、最完整的一座为绿釉琉璃材
质，高152厘米，躯体遍布鱼鳞纹，
龙头约占鸱吻总高的一半，瞪眼
张口，气势威武，有着独特的粗犷
风格。

西夏陵出土的建筑构件中，
还有一种陶塑构件具有鲜明的地
域特色。它的上半身为人形，头戴
花冠，双手合十，身披璎珞，背上
双翼舒展，下半身为鸟形，长尾高
翘，双爪蜷伏。这一形象就是佛教
中的“迦陵频伽”，意为“妙音鸟”，
以鸣声美妙著称。尽管迦陵频伽
造型的绘画、雕塑在中原并不少
见，但通常只在寺庙佛殿中做装
饰，西夏却将它安装在陵园建筑
的屋顶垂脊或戗脊最前端，体现

出统治阶层对佛教的尊崇。
被誉为宁夏博物馆“镇馆之

宝”的鎏金铜牛，出土于陪葬墓
中，长1 . 2米、重188千克。铜牛中
空，造型屈腿卧地，栩栩如生，体
现出高超的冶炼、浇铸、鎏金等金
属加工工艺。出土时，在它对面还
有一件大小相仿的石马，同样为
卧姿。铜牛头朝墓室方向，石马头
朝墓道入口，可能分别代表着维
系国家根基的农耕和征战，令人
怀想起西夏强盛时的景象。

千古兴亡多少事
党项豪雄今何处

西夏王朝的建立者属于党项
族，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东汉

《说文解字》记载：“羌，西戎牧羊
人也。”党项人又称“党项羌”，以
畜牧为业。党项人在魏晋南北朝
时期居住在青海东南部的“黄河
九曲”，隋末唐初扩展到今青海、
甘肃、四川松潘高原一带，唐时受
吐蕃所迫，北上迁居到今宁夏、陕
北、内蒙古西部、甘肃东部等地。

党项部落首领本姓拓跋氏，
唐朝初年，西夏皇族的祖先、党项
首领拓跋赤辞协助吐谷浑与唐军
作战，不敌而降，被唐太宗封为西
戎州都督。唐末黄巢起义时，党项
首领、宥州刺史拓跋思恭率军协
助讨伐，因收复长安有功，诏封夏
国公，赐姓李，后又“赐夏州号定
难军”，统领银、夏、绥、宥、静五州
之地，范围大致包括现在陕北和
与之接壤的内蒙古部分地区，“虽
未称国，而自王其土”，为后来西

夏立国打下了基础。拓跋思恭的弟弟拓
跋思忠（李思忠）相传勇力过人，在与黄
巢作战时战死，追赠宥州刺史，他就是
西夏太祖李继迁的高祖父。

自五代至北宋初年，党项人始终依
附中原，首领先后被五代各朝、宋朝封为
节度使。宋太宗统治时期，夏州政权归
宋，首领李继捧被授为定难军节度使，向
宋朝献出五州之地。李继捧的族弟李继
迁带领党项族各部叛宋，自立政权，与辽
结盟，被辽朝册封为夏国王。宋廷为招抚
李继迁，曾对他和李继捧赐姓赵，李继迁
被赐名“赵保吉”，这也是夏景宗李元昊
在北宋史籍里有时被写作“赵元昊”的缘
故。但这一怀柔政策并没有阻挡李继迁
叛宋的进程，他先后收复五州，在1002年
攻下军事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改名
西平府，在此建造宫室、宗庙。李继迁死
后，其子李德明被辽封为西平王，采取

“依辽和宋”政策，麻痹辽、宋，暗中不断
扩张国力、巩固政权，并将政治中心由西
平府迁至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后来成
为西夏国都兴庆府。

李德明长子李元昊在1032年即位
后，展现了勃勃野心。他不甘臣服于宋，
在1038年自立为帝，建国号为“夏”，宋朝
称为西夏。李元昊废除唐、宋所赐的李
姓、赵姓，为皇室改姓“嵬名”，自己改名

“曩霄”，对外自称“兀卒”，意为“青天
子”。《宋史》记载：“兀卒，即吾祖也，如可
汗号。议者以为改吾祖为兀卒，特以侮玩
朝廷，不可许。”《续资治通鉴》将“兀卒”
写为“乌珠”：“但欲自称乌珠之号，当国
者虑害不深，吝此虚名，遂成实祸。”

李元昊作为开国之主，文治武功颇
有建树。他开疆拓土，大体形成了西夏

“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接萧关，北控
大漠”的疆域轮廓，在他统治时期，西夏
与宋作战三年，在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

“穆桂英挂帅”里，穆桂英五十三岁再领
帅印，出征的对象便是西夏。宋夏战争
中，宋军遭遇三次大败，史称“镇戎三
败”，西夏也元气大伤，民怨沸腾，双方
最终在1044年签订“庆历和议”。宋朝每
年赐给西夏银两、丝绢、茶叶，西夏向宋
称臣，李元昊接受宋的封号，实际上对
内依旧以皇帝自称。李元昊还全面学习

宋朝制度，为西夏订定官制、军制、法
律，命大臣野利仁荣模仿汉字结构和基
本笔画创制西夏文，定为“国字”，史称

“蕃书”。今天，宁夏贺兰县尚有“李王
渠”遗址，是李元昊在位时主持修建的
水利工程，渠长300余里，引黄河水灌溉
宁夏平原，“岁无旱涝之虞”。

李元昊虽有雄才大略的一面，更有
暴戾独断的一面。因其母族首领卫慕山
喜谋反，他将卫慕全族沉于黄河，据说
还毒死了自己的母亲卫慕氏。李元昊最
终自食其果，晚年夺占太子妃没移氏，
废皇后野利氏为庶人，太子宁令哥为报
仇，将李元昊刺伤致死。国相没藏讹庞
以弑君罪名处死宁令哥和其母废后野
利氏，拥立李元昊的幼子李谅祚即位，
没藏讹庞的妹妹没藏氏成为摄政太后，
开启了一段女主专政的时期。历数西夏
毅宗、惠宗、崇宗三朝，三任太后连续独
揽大权，体现了西夏妇女在政治上较为
突出的地位。

经历数代传承，西夏先后周旋于
宋、辽、金、元之间，既有交战，亦有修
好，最终被为元所灭。因西夏抵抗强烈，
元太祖成吉思汗四次亲征，最终死于征
讨西夏途中，在民间传言中，他为西夏
军的毒箭所杀。诸将遵照元太祖遗命，
将西夏末代皇族尽数诛杀。更名为中兴
府的国都被元军大肆劫掠，皇宫、陵寝、
典籍、史料毁坏殆尽，元朝后来也未为
西夏修纂国史，仅在宋、辽、金三史中各
有“夏国（西夏）传”或“西夏外纪”。

不过，西夏虽然灭国，遗民并没有
彻底消亡。党项人成为元朝的子民后，
被归为“色目人”，一部分仍然居于故
地，还有部分党项人迁移到其他地区。
1962年，在河北保定市韩庄乡发现了明
代弘治年间刻有西夏文的陀罗尼幢石
碑，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晚的西夏文
实物，体现出在明代的北直隶仍然有一
定规模的党项人聚居。另外，分布在四
川贡嘎山区的木雅藏族保留着和西夏
相似的服饰、建筑，语言也和传统藏语
有区别，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南迁的党
项人后裔。可以确定的是，党项人已经
彻底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再作为单
一的民族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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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
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
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中国申
报的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增加
到60项。西夏陵不是一座单独的
陵墓，而是由9座西夏帝陵、271座
陪葬墓、32处防洪遗迹、5 . 03公
顷建筑基址、7000余件出土文物
共同组成的考古遗址，遗产保护
区近40平方公里。

自1038年至1227年，由党项
人建立的西夏王朝曾在我国西北
地区雄极一时。“西夏”是宋人对
它的称呼，西夏人自称“大白高
国”。这一政权虽然未能列入二十
四史，仍然在贺兰山下、黄河之滨
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是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作
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
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9座西夏
帝陵主人的身份是否已经揭晓？
陵墓和出土文物又展示了一段怎
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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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夏夏陵陵列列入入世世界界遗遗产产名名录录，，

贺贺兰兰山山下下，，
让让我我们们一一起起探探寻寻880000年年前前古古老老往往事事

湮湮没没的的王王朝朝传传奇奇

西夏文雕版。 宁夏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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